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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发现··运河运河 沈宅，运河边的一栋老屋，曾为党组织重要机构——津南中心县委所在地。围
绕沈宅及其主人沈士敏，一批重要人物渐次出场

7月 1日《沧州日报》刊发
文章 《百年深宅深藏红色故
事》，在介绍早期共产党员在沧
州的活动时，提及了潘漠华，引
起了笔者的注意。

潘漠华，1902年 12月出生
于浙江省宣平县坦溪村，学名潘
训，原名恺尧，笔名漠华，是中
国新诗发展的早期诗人之一。潘
漠华还有一个重要身份——烈
士。1933年 12月，他在天津担
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的时候
被捕。1934年 12月，他同狱中
同志们一起进行绝食斗争，牺牲
于狱中。

《沧州日报》 的采访文章
中，记录了潘漠华在沧县二中的
点滴生活经历，资料均来自记者
对当时二中学生后人的采访，尤
为珍贵。采访中有很多细节，譬
如他自编教材、做家访，都是以
前史料不曾见过的。借此，读者
知道了潘漠华在沧县二中的革命
生活，但是没有找到他在沧州留
下的诗作。

潘漠华在沧州是否留下了诗
歌作品？

1927 年之前，潘漠华只是
一位在教育和文学的道路上有追
求的文学青年。他在 1920年开
始新诗创作，是 1921年和 1922
年之间杭州新文学团“晨光社”
的会员之一。朱自清、叶圣陶和
汪静之、潘漠华、赵平复 （柔
石）等是这个团体的中心。他的
新诗、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大
都集中在 1921年至 1926年，当
时深受青年喜欢。这些作品包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出版的
《应修人、潘漠华选集》中收录
的小说《乡心》《冷泉岩》《雨
点》等六篇，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6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经典
诗库》收录的《游子》《离家》
《轿夫》《稻香》《再生》，山东画
报出版社 2003年出版的《北海
纪游》中收录的散文《在我们这
巷里》。

这时期的潘漠华，不在沧
州，在杭州。 1924 年至 1926
年，求学在北京。

潘漠华 15岁在县立师范讲
习所毕业后，在小学任教，18
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与汪静之同班，开始新诗写作，
有 《梦》《童年》《病中》《雪
光》等多篇，但都已遗失。潘漠
华的诗歌创作风格和他的家庭背
景有深厚的渊源。他的曾祖父是
清廪生，祖父是秀才，父亲潘昌
猷是廪生，为人正直，40多岁
逝世，留下不少债务。为还债，
母亲典卖房产田地，家境日陷困
苦。这造成了潘漠华早期的一些
短诗比较深沉，诗中常发出较多
的感慨。

1927 年，潘漠华加入中国
共产党后，他的精力几乎都放在
了革命上。即便是在沧州的几个
月，也是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积
极开展革命活动，究竟是不是还
在进行文学创作？不得而知。在
沧期间，有史可查的是，他组织
进步学生办起“一、四壁报”、
沧县中学校刊，以及大型抗日救
国墙报。他写了题为《怒吼吧，
中国》的创刊词。可惜，留下的
只是“创刊词”的名字，内容不
得而知。

潘漠华入党之后，写的文学
作品很少。目前，能读到的潘漠
华文学历程中最后的作品，是他
在 1934 年 1 月 14 日写的诗歌
《归后》：灼耀灼耀的街灯里/我
茫茫地去了/灼耀灼耀的街灯里/
我茫茫地归了！……

那时，他已被捕入狱，似乎
预感到了什么。诗中所写的

“归”“去”，应该是去了他的故
乡、去了杭州、去了北平、去了
沧州……去了他生活、战斗过的
地方吧。在沧州，潘漠华也许没
有写过诗，或者写过，遗失了，
但是，作为革命烈士的潘漠华，
却为沧州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革命
斗争精神，作为诗人的潘漠华，
留在沧州的那颗诗心，依然在跳
动。正如诗人艾青所言：“为什
么有人投奔革命？为什么有人愿
意为国捐躯？就是彻底了解了如
不牺牲自己就改变不了这个丑恶
的世界。”

在沧州领导革命斗争的潘漠
华，本身就是镌刻在沧州大地上
的一首诗。

7 月 1 日，《沧州日报》 刊发
《百年老宅深藏红色故事》 一文
后，沧州党史研究室一位资深工作
人员打来电话：“是神门口的沈宅
吗？”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

“1933年 4月，津南中心县委在这
里成立，这是沧州党史上的一件大
事。我去过运河多次，可惜都没找
到。”

盛夏的一个清晨，我们一起再
访运河边建华街。

沈宅到底有多重要？党史研究
室工作人员说，1929年5月，顺直
省委给党中央写过一个报告，提
到：“这次去沧州，又没接上头，
气死人！”

这句颇具感情色彩的话，将省
委当时急切的心情展露无余。

从 1928 年刘格平被捕，到
1933年津南中心县委在沈宅成立，
这 5年正是沧州革命从第一次低潮
走向高潮的时期。沈宅，这座大运
河畔的普通民宅，一时间风云际
会，在党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

沈宅贵客

对现在的沧州人来说，神门
口，是个谜一样的地方。有人认为
它只存在于故纸堆里，其实，它就
位于运河东岸建华街与四合街的交
汇处。

我们要寻访的沈宅，就位于神
门口。

这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西边
直达运河岸边，对面是宗家口摆
渡；向东是大水坑。100年前，这
里全是芦苇荡，中间有条小路，直
通沧县二中（沧州一中旧址，今沧
州八中所在地）。

民俗研究者张耀华，为我们讲
述了神门口的传说——数百年前，
沧州城从旧州迁到长芦时，本来计
划在神门口修城墙。忽然，一个白
胡子老头出来阻拦，说这里是神仙
的道场，说完就不见了。人们认为
不能和神仙争地，城墙因此向南移
了几百米，从此留下了神门口的地
名。

神门口出没出过神仙没人知
道，但确凿无疑的一点是，1931年
—1934年，这里风云际会，一批党
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都与
这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这一切，要从沈家少年沈士
敏说起。

1909年，我出生于沧县城里神
门口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10岁入
私塾，14岁转入沧县第一小学……
那时，列强四起，中国处在被瓜分
的危险时刻。国内军阀连年混战，
北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大
好河山成了任人宰割的肥肉。我忧
国忧民、复兴中华的思想逐渐形成。

1926年，我考入沧县二中。校
长让学生闭门读书，不过问政治，但
学生们背地里都偷偷传阅进步书籍。

1930年，我初中毕业考入本校
高中。1931年暑假后，潘漠华老师
来校任教。他教国文，自己编写讲
义，联系现实社会，讲得生动深
刻。潘老师平易近人，知识渊博，
谈笑风生。他讲《诗经》时，用无
产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
教学，令我茅塞顿开……潘老师对
我的成长乃至我一生走什么道路，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的思想意识
产生了新的飞跃。

——摘自《沈士敏回忆录》

潘漠华比沈士敏大 7岁，二人
之间，超越师生之谊。课余，他经
常步行到神门口一带家访，是沈宅
的座上客。讲授文义外，他还启发
沈士敏思考：“富人不劳而获，坐
享其成，荒淫无耻，却受官府保
护；穷苦人终年辛劳，受尽苦难，
却不得温饱，被逼得卖儿卖女、上
吊自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深受沈宅上下敬重的潘漠华，
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很有分量的
人物。

他 18岁开始文学创作，曾与
柔石、冯雪峰等，参加朱自清、叶
圣陶指导的晨光社；后与冯雪峰、
应修人、汪静之等，结成湖畔诗
社，在当时文学界享有盛名。1924
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1927年
在北大入党，从此投身革命。毕业
后，他以教师为掩护，秘密从事

“北方左联”的筹建工作。在一次
游行中，他被捕后受尽酷刑，终因
证据不足而获释。1931年8月，他
和另一名共产党员武月亭，受党组
织派遣，到沧县二中任教，以此身
份为掩护，从事发展党的工作。

在沧期间，潘漠华的革命活动
非常活跃。到校不久，他就组织学
生建起多个研究会，传播进步思
想，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命运；“九
一八事变”后，他发动师生创建

“反帝大同盟”，撰写文章，油印报
纸，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在他的启
发影响下，学生们纷纷上街游行、
排演街头活报剧、查封日货。受此
影响，沧县在 1931 年 10 月、 12
月，先后两次召开抗日救亡市民大
会。而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全靠潘
漠华、武月亭的工资。

在这些活动中，沈士敏是骨干
之一。当时学生组织了下乡宣传
队，分赴各地。他和王耀臣等一
组，赴泊镇、交河、阜城、献县等
地宣传。

1931年冬，潘漠华吸收杨钦、
刘树功 （又名刘建勋）、王耀臣、
李鼎声（又名李伟）等 7名学生为
党团员。不久，潘漠华、武月亭身
份暴露，被学校解聘，离开了沧
州。

沈士敏虽与潘漠华交往甚密，
但他并不是潘漠华介绍入党的。潘
漠华离开前，把学校的党组织工作
交给杨钦负责，留下了秘密联系方
式，介绍了地方上的两名党员：一
个是河西乐善园小学教员张德让，
一个是河西农村的一位白姓农民。

1932年 4月，杨钦、刘树功介
绍沈士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很
快转为党员。

秘密使命

沈士敏入党不久，沈宅又迎来
了一位神秘的客人——老夏。老夏
是化名，真名廖华，早期共产党
员，曾任北平市委书记、津南巡视
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
室参事。

那是1932年4月的一天，经杨
钦介绍，老夏来到沈士敏家中。与
潘漠华丰神俊逸、文质彬彬的诗人
气质不同，老夏身材瘦小，南方口
音，很是精干。当晚，他们坐摆渡
过运河，在河西的一个大坟场开
会。会后，在沈士敏的安排下，老
夏住进乐善园小学张德让的宿舍，
之后立即返津。

学潮斗争不久遭到当局的反

扑。1932年6月，校方开除了杨钦
等 7名党团员学生，扬言要抓共产
党。

大家得到消息，立即逃了出
来。除了李伟、刘义松家在沧县
外，大多人家在外地，一时间无处
安身，都由沈士敏的奶奶资助路
费，去了北平。临行前，刘树功嘱
托沈士敏：“你留下来，好好干
吧！”

杨钦等三人当时在校外，得知
情况后，躲到沈士敏家。因为担心
被捕，当天，沈士敏的叔叔雇了一
辆大车，送他们到姚官屯火车站乘
车去了北平。

到北平后，杨钦找到潘漠华，
讲述了别后的情景。为了鼓励学生
们，潘漠华撰写了一篇长文，发表
在左联的半公开刊物上。后来，此
文寄到沧州，给年轻学子们莫大的
精神鼓舞。

二中党组织遭到重创，沈士敏
意外地没有被开除，成了留在学校
的“火种”。

此时学校正放假，沈士敏就在
神门口仿照老师潘漠华的做法，先
建立“反帝大同盟”，吸收李俊田
（又名李光明）等人参加，后介绍
他们入党。沧县城里党的活动中
心，由沧县二中转到了社会上，神
门口、乐善园、北门口等处先后建
起党组织，共有党员30多人。

在党史研究室提供的《沈士敏
回忆录》中，和我们一起寻访沈宅
的建华街老住户张英林，惊讶地发
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张书凤。

“这人就是我们这的早期党员！炸
油条的！没想到他和李光明都是沈
士敏介绍入党的！”

张英林说，神门口的早期党
员，最有名的是李光明和张书凤。
李光明是鞋业工人，后参加革命，
沧州解放后，担任工会主席；张书
凤则在建华街上炸了一辈子油条。
小时候买油条，年长的邻居们都
说：“张师傅了不起，传递过不少
情报呢！”每当这时，张书凤总是
笑哈哈地说：“那时候真的很惊险
呀……”

上世纪 30年代的神门口，惊
险的事情联翩而至，一幕接一幕。

1932年8月，老夏再次出现在沈
士敏面前。这一次，他带来了召开沧
县党员骨干分子会的秘密使命。会议
的地址，选在了沈士敏的二姥爷武向
夫的书斋。会上宣布成立中共沧县县
委。会后，在沈士敏的陪同下，廖华
与刘格平取得了联系。沧州党组织很
快恢复和发展起来。

廖华巡沧共有 6次，每次都与
沈宅有关。他第三次巡沧时，说起
省委没有活动经费，生活非常困难
后，沈士敏的母亲就将自己的部分
积蓄拿出来，让廖华交给省委作活
动经费，廖华感激万分。

津南中心县委

如今的沈宅，和运河边的普通
民房没什么两样。里里外外的房
子，散居着不少租户，往事已无人
知情，连沈氏远亲也说不清。

沈宅早已翻盖过，没了原来的
痕迹，唯一的老物，是内院的一棵
老枣树。摩挲老树，它的年轮里，
刻入了多少红色记忆？

90年前，这里俨然成了共产党
在沧州的秘密办公地点。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化工部部
长的孙敬文，在回忆录中写到：

“1932年 11月的一天，团小组长张
矩通知我开会。他带我来到运河边
一个同志家中。当时，沧县二中的
党团员都到会了，令我意外的是，
在学校常见面的沈士敏、刘渤生
（又名刘杰）也在其中。通过这次
会议我才知道，沈士敏是党员，开
会的地点就是沈士敏的家。”张
矩，是沈士敏发展的党员之一。

刘渤生在文章中写到：“1932
年 12月 12日，我由沈士敏介绍入
党，在运河边沈士敏的家中举行的
入党仪式。这次入党的就我一个
人，当时在场的有沈士敏和廖华。”

在沧州党史上，成立中共津南
中心县委是一件大事，其所在地就
在沈宅。

《中国共产党沧州历史》 中
说：“1933年 4月，根据省委 4月 2
日指示信精神，中共津南中心县委
在沧县城里神门口沈士敏家中成
立。廖华主持了会议。李学先任书
记，刘格平任组织委员兼军事委员
……邸玉栋负责交通，沈士敏任秘
书长。津南中心县委的任务是，深
入工厂、农村，发展党的组织，恢
复、统一沧州党的领导，组织农民
运动……为发展革命武装做准备。
津南中心县委的成立，使沧州又有
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促进了党
组织的发展。到1933年5月，沧州
共有党支部29个……党员426人。”

沈士敏在回忆录中，也讲述了
这件事：“1933年春，廖华由津来
沧视察工作，我以请客为名，在我
家召开了津南党的工作会议。出席
这次会议的有李学先、吴建华、贾
清波、刘格平、邸玉森和我。廖华
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精神，宣布成立
津南中心县委，李学先任书记……
这次会议后，各地党组织大力贯彻
四项决定。神门口党支部在搬运工
人、铁路工人和电业工人中发展党
的组织，并在河西农村中物色对
象，发展党员。”

成立津南中心县委后，为筹建津
南特委，沈士敏陪同廖华到盐山、庆
云、南皮等县了解情况。他们先找到
刘格平，在野地的小屋里召开了党员
骨干分子会议，廖华对当地党组织的
发展，以及刘格平领导的农民、盐民
的武装活动，都极为满意。接着，二
人又徒步跋涉到庆云找到邸玉栋、到
交河找到张矩……他们每天步行百
里，夜里和衣而睡，回到沧县落得

“一身虱子两脚泡”。
1933年 5月，根据省委指示，

津南中心县委改为津南特委，领导
未变，分工稍作调整，活动范围覆
盖17个县。

津南特委成立不久，廖华通知
沈士敏，组织津南骨干党员到北平
参加河北省委举办的地下干部训练
班。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南静之，在
回忆文章中写到：“我们到了北平
后，马上与组织接上了关系。组织
让我们移居津南试馆。来学习的人
都扮作津南各县前来投考的举子。
讲课的同志在客房里给我们上课。
上课时，我们有的躺着，有的半卧
着，有的坐着，装作很随便的样
子。外边的人一看，像在闲谈。记
得讲课次数最多的是沈士敏。”

上次走运河时，张英林谈道，
他的父亲张丽生与沈士敏在津南试
馆意外重逢。南静之的回忆，与张
英林的讲述正好印证。只是，彼时
的张丽生并不知道，他的这位同
学、同乡、挚友，已成长为坚定的
共产主义战士。

沈士敏因为频繁参加革命活
动，身份已暴露，被学校开除，无
法回沧工作。训练班结束后，省委
决定让他留在北平市委工作。不
久，沈士敏被捕，从此，沈宅淡出
了历史的舞台。

红色遗迹

夜幕下流光溢彩的大运河，是
人们乘凉夜游的好去处。但新华桥
以北的运河，因为还未开发，保留
着几分淳朴原真的味道。居民少，
路灯少，行人更少，一路上静悄悄
的。星汉灿烂间，望向运河，忽然
想起90年前4月的那个春夜，廖华
来沧找到沈士敏，大家坐摆渡过
河，在河西大坟场秘密开会时的情

景。
“奔波百六里，匆卒到沧市。

客子畏宵征，何方得栖止……冷风
吹古渡，渔火照清泚。荒村夜溟
濛，棹声动涯涘。茹苦为人民，那
怕劳筋髓。”

无法找到潘漠华在沧留下的诗
文，这首廖华作于 1932年的《夜
渡返沧州》，可以看作那个时代革
命者的精神写照。

大河上下，淘尽古今多少事。
随着沈士敏的被捕，沈宅的故事也
随之湮灭在岁月深处。但从沈宅走
出的革命者们，不管是继续留在沧
州，还是转战全国，都在续写着薪
火相传的热血传奇。

在沈宅入党的刘渤生，后来离
开沧州，转战大半个中国，新中国
成立后，曾任国家二机部部长、河
南省委第一书记，是我国“两弹一
星”元勋；在沈宅开会的邸玉森，
始终坚持在津南战斗，将生命和热
血洒在了津南的抗日战场上；沈士
敏在神门口发展的党员李光明，很
快成长起来，领导了沧州鞋业工人
大罢工，揭开了沧州工运史上新的
一页；而他间接发展的党员孙敬
文，后来去了延安，在冀热察区从
事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任察哈尔
省副主席、化学工业部部长……

案头有一张沈士敏的小照，百
年岁月，已不甚清晰，但骨相中的
刚毅、眉宇间的英武，却一览无
遗。沈士敏在北平被捕后，被押解
到南京，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才
被释放，后来去了延安，继续投身
革命。沈士敏再次与老家发生关
系，是在 1946年。那时，党组织
将他的夫人从沧州接到解放区，夫
妻团聚。沧州解放后，他是否回
家？他的奶奶、姥爷，是否等到了
与他重逢的日子？是否见到了父
母、叔叔……如今，只有沈宅院中
的老枣树与门前的运河水才知晓。

新中国成立后，沈士敏在郑州
轻工业学校任职，“文革”时期，
受到“四人帮”的迫害，1968年含
冤去世。他的故事，在沧州鲜为人
知。

好在，还有这部《沧州革命星
火》。2020年12月，沧州党史研究室
将保存多年的沧州早期党史珍贵资料
汇编成书。沈士敏、杨钦、刘杰、刘
建勋、廖华、孙敬文、南静之……一
位位亲历者的讲述，把我们带回90年
前的沧州，带到那座交织着红色往事
与家国情怀的沈宅，更多的人与事，
生动鲜活，呼之欲出。

学潮中振臂高呼的，是谁？用
碘酒刷信纸背面，显影特殊任务
的，是谁？深夜过河，在坟场开会
的，是谁？以请客为名、秘密集会
的，是谁？夜行晓宿、安步当车、
一身虱子两脚泡巡视津南的，是
谁？一次次掩护、隐藏革命者，为
他们提供住宿和会址、拿钱拿物竭
尽所能的，又是谁……

小照上的沈士敏，从容地笑
着。他和他的启蒙者、引路人、追
随者们，可能并不在意后人是否记
得这一切。但我们，不应忘记。

潘漠华在沧州潘漠华在沧州

留下诗作了吗留下诗作了吗？？
吕宏友老巷深处寻沈宅老巷深处寻沈宅老巷深处寻沈宅

早期党史故事波澜壮阔早期党史故事波澜壮阔早期党史故事波澜壮阔

沈士敏沈士敏

运河边的沈宅有很多红色故事 王少华摄

张英林张英林（（左一左一））在沈士敏的回忆文章中发现了熟悉的名字在沈士敏的回忆文章中发现了熟悉的名字 王少华王少华 摄摄


